20世紀偉大幾何學家陳省身

---情繫中國的美籍華人數學家          [美] 李學數
科學的目的，在尋覓宇宙間已經進行的法則，描摹自然界一切現象，將結果歸納到極簡單極完全能證明的名詞。----陳省身1926

數學是什麽？數學是根據某些假設，用邏輯的推理得到結論。因爲是用這麽簡單的方法，所以數學是一門堅固的科學，它所得到的結論是很有效的。-----陳省身
我喜歡做具體的事情，具體說就是喜歡給剛入學的大學生上基礎課。-----陳省身
我已經老了，數學本是年輕人的事業，像我這個年齡還在前沿做數學的，在世界上是沒有的。我的想法很簡單，就是想在有生之年再爲中國做一些事情。-----陳省身
[image: image1.png]



我離不開數學，我是很幸福的人，因爲我現在還能做數學。-----陳省身
放大眼光展開壯志，把中國建爲數學大國。-----陳省身
要使中國的數學有一個明顯的進步，關鍵還要靠數學工作者踏踏實實地苦幹，要有決不放棄的精神，只要我們一步步努力，相信終有一天我們的工作會得到國際的承認。------陳省身
中國現在還不是數學強國，做大容易，做強卻很難。難在中國現在還沒有出現領袖級的能夠挑大樑的人物，就像高斯那樣的優秀數學家。-----陳省身
做人需要全面的知識，全面的修養。獲得諾貝爾獎的納什是我的好朋友，而他的過於爭強好勝，使他的身心吃了不少苦頭，人要充滿愛心，寬容之心，不但自己要做得好，也要爲別人的成功而高興，這就是孔子所說的“仁義”之心。-----陳省身
謙謙君子溫潤如玉的大師   陳省身（Chern shing-shen 1911年10月28日－ ）是美籍華裔在國際數學界受到擁戴的數學家，被譽爲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幾何學家。1988年美國數學會成立一百周年，美國微分幾何學家奧色曼(Osserman)在文章《幾何學在美國的復興：1938－ 1988》中指出：“使幾何學在美國復興的極有決定性的因素，我想應該是40年代 後期陳省身從中國來到美國。” 
2001年12月18日在臺北開幕的第二屆世界華人數學大會，向陳省身頒發終身成就獎，以表彰他對華人數學界的偉大貢獻。他以92歲高齡擔任了2002年國際數學家大會大會的名譽主席，爲這次大會的召開做了大量細緻的工作， 他個人捐款20萬元是數目最大的一筆捐款。
陳省身原籍江南水鄉浙江嘉興秀水縣下塘街。父親陳寶楨，甲辰（1904）年中秀才，辛亥革命後，畢業於浙江法政專門學校，在司法界做事。陳省身是長子， 父親取名爲“省身”，希望他能像曾子一樣“吾日三省吾身”。 陳省身是家中的長孫，祖母鍾愛，不放心他進小學，因此尚未出嫁的姑姑就在家裏教他國文。陳省身說：“我父親遊宦在外。記得有一次他回家過年，教了我阿拉伯字母及四則演算法。家裏有一部「筆算數學」上中下三冊，他走後我自己做裏邊的題目。題目很多，我想除了一些最難的，我大多會做。我以為這種題目別的小孩一定也都會的，根本沒有告訴人。”
九歲時考入浙江秀州中學附屬小學五年級。1920—1922年就讀秀州中學，顯現數學天賦，1922年，父親去天津任職，全家隨往。陳省身于翌年進天津扶輪中學。他不僅喜愛數學，而且也經常閱讀歷史、文學等方面的書籍，還十分喜歡寫作，曾在校刊上發表過詩作以及其他方面的許多文章。陳省身15歲時在扶輪中學校刊上發表了兩首小詩，分別題爲《紙鳶》和《雪》。《紙鳶》表示他追求獨立自由，不做受人擺佈的紙鳶: 

“紙鳶啊紙鳶！
我羨你高舉空中。
可是你爲什麽東吹西蕩的不自在？
莫非是上受微風的吹動，
下受麻線的牽扯，
所以不能平青雲而直上，
向平陽而直下。但是可憐的你！
爲什麽這樣的不自在呢？
原來你沒有自動的能力，
才落得這樣的苦惱。”
    《雪》體現了作者不隨俗精神與對高潔的徹底追求:
“雪啊！
你遮著大地，
何等潔白，
何等美麗，
何以爲人們足迹所染汙？
負了造物者的一片苦心，
我爲你惜！
我替你恨！”
1926年在校刊發表了《一幾何定理之十六種證法》中他說：“幾何學在數學中佔了極重要的位置；非但有志研究科學的人，應當注意於它，就是普通的中學學生，也應該拿它作應有的常識。”此文表現出他對幾何訓練在開發智力中作用的較深理解，也顯露出與衆不同的邏輯推理能力。
1926年，陳省身考入天津南開大學理科， 陳省身覺得物理似較切實際，所以入學時傾向於物理系，和學物理的吳大猷非常親密。陳省身比吳大猷晚一年考入南開園比大猷小四歲，但他們不僅同住在一個宿舍樓裏，還同時選修了饒毓泰先生的理論力學課程，同在一個班。那時，他們兩人經常在一起，談學習，談理想。
陳省身說：“我從事於幾何大都虧了我的大學老師姜立夫博士。”南開大學數學系是姜立夫（1890-1978）創辦的，姜立夫是哈佛大學的數學博士，做的是幾何方向的博士論文，他的導師是幾何學家、數學史家庫利奇（J. L. Coolidge，1873--1954）。“姜先生在人格上、道德上是近代的一個聖人。他態度嚴正，循循善誘，使人感覺讀數學有無限的興趣前途。南開數學系在他主持上圖書漸豐，我也漸漸自己能找書看。”
在姜立夫先生的影響下，陳省身對幾何學産生了濃厚的興趣。早在1932年他21歲的時候，他就已經感覺到射影微分幾何不夠深刻，認識到“大型微分幾何”，即研究微分流形上的幾何性質才是正確方向。特別是他聽了布拉希克((Wilhelm Blaschke)的系列報告“微分幾何的拓撲問題”之後，更增加了他的信心。因成績突出考上清華大學研究院，1934年清華大學研究院畢業。
“一九三四年夏我畢業於清華研究院，得到兩年公費的機會。清華公費普通是留美，但我得到准許，留德去漢堡大學。漢堡大學是第一次戰後才成立的，但數學系已很有名。那年希特勒獲得政權，驅逐猶太教授，德國的老大學如哥丁根、柏林等都鬧學潮。漢堡數學系幸而比較局面安靜而工作活躍，不失為數學家理想的去處。 

漢堡大學數學教授除布拉希克 (Blaschke) 外，尚有阿丁 (Artin)、赫克(Hecke)二人，其中尤以阿丁最為特出。他是近代抽象代數開創者之一。但他的興趣及於整個數學。他的演講與論文，都是組織嚴密，曲折不窮。難懂的理論，經他整理，都變成自然。他二十多歲即任正教授，為人隨和，看起來像學生。 

我九月到，學校十一月才開學，十月初布先生渡假歸來，給我他所新寫的幾篇論文。我不到開學，就找出他一篇論文裏一個漏洞。他很高興，叫我想法補正，我也居然做到了，結果寫成在漢堡的第一篇論文。德國大學制度，博士學位的主要條件是論文，指導的教授差不多可以完全決定學位的授予。我總算初見就給布先生一個好的印象。”
1936年獲德國漢堡大學博士學位。2001年10月8日漢堡大學的代表黃文玲博士將象徵該校榮譽的布拉什克獎章授予自己傑出的校友陳省身，而布拉什克獎章是以他當時的師友布拉希克教授的名字命名的。與柏林工業大學的長期關係柏林工業大學也授予陳省身榮譽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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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堡大學的代表黃文玲博士向陳省身授獎
1936年，陳省身放棄了留在漢堡大學研究代數數論的好機會，轉往法國巴黎大學跟埃里·嘉當(E. Cartan)研究微分幾何。陳省身說：“一九三六年夏我的公務期滿，就接到清華與北大的聘約。我卻決定去巴黎隨卡當先生工作一年。那年得到中華文化基金會的補助。這於我在數學研究發展上確是有決定性的一年。卡當先生不但是一個偉大的數學家，他為人和藹隨便，也是最好的教員。他是巴黎大學的幾何學教授，學生眾多，在他辦公時間，候見的要排隊。幸虧過了兩個月，他允許我到家裏去看他。我每兩星期去他家裏一次，回來的第二天往往接到他的長信。繼續表示前一天所討論的問題的意見。在巴黎十個月，工作異常緊張，所得益處，不限於那時的文章所能表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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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他受聘於清華大學，26歲做大學教授。1938年1月，因日本侵略軍逼近長沙，陳省身隨校搬到昆明，合併於西南聯大。1937－1943年任清華大學和西南聯合大學教授聯大教授中多爲一代宗師和文壇泰斗。1942年，受美國人維布倫(O. Veblen，1880--1960)之邀，成爲美國普林斯頓高級研究院研究員。上個世紀40年代，微分幾何很不受重視，美國沒有這一選修課，甚至有一位數學家當面對他說：“微分幾何死亡了。”兩年中，他給出了“高斯-邦尼公式一個新的內蘊證明”，進而發現了“陳示性類”，將數學帶入一個新紀元。
1945年陳省身發現了著名的“陳省身示性類”（Chern characteristic class 簡稱“陳類”）。20世紀的半個世紀以來，這一工作對整個數學界乃至理論物理的發展都産生了廣泛而又深刻的影響。韋依(Andre Weil )評論說：“示性類的概念被陳的工作整個地改觀了。”陳類現在不僅在數學中幾乎隨處可見，而且與楊－米爾斯場及其他物理問題有密切關係，是最基本、最有應用前景的示性類。大範圍發展了微分幾何學的“纖維叢”、“拓樸學”、和“李群論”等科學理論。陳省身的數學成就遍及射影微分幾何、歐幾裏得微分幾何、幾何結構和它們的內在聯絡、積分幾何、示性類、全純映射、偏微分方程等衆多方面。
1949年陳省身被聘爲當時的世界數學研究中心——芝加哥大學的教授。後任柏克萊加州大學教授，在芝加哥大學，他培養了十名博士。來到柏克萊，他培養出31名博士，數量之多，載譽美國。
他作爲有傑出貢獻的數學家得到的獎勵與榮譽就很多，1984年5月國際數學界最高榮譽的沃爾夫（Wolf）數學獎頒給他，獲獎證書上寫著：“此獎授予陳省身，他對整體微分幾何的深遠貢獻影響了整個數學。”
他曾任美國數學會副會長、當選英國皇家學會國外會員、法國科學院國外院士、巴西科學院通訊院士、義大利國家科學院國外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學院創始成員，美國科學院院士，紐約科學院終身名譽院士。並任美國哈佛大學、日本東北大學、瑞士聯邦工業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浙江大學等著名高等學府的名譽教授。1994年當選爲中國科學院的首批外籍院士。天津科技館“科技名人園” 在2001年爲陳省身豎立了半身銅像。
在本次數學家大會上ＩＣＭ有30人做一小時報告，其中三個是中國人，還有一位是中國的女數學家，在國際數學家大會舉行期間，有記者問92歲的陳省身教授：“您對大會第一天田剛教授的報告有何評價？”
    田剛教授是中國青年一代數學家中的佼佼者，是第一位在國際數學家大會上作一小時報告的中國數學家。陳省身親臨會場爲田剛加油助威，坐在輪椅上聽完了報告。
    記者期待著從陳省身嘴裏說出“非常精彩”一類的讚揚之語。沒想到，面對數十位記者和攝像機鏡頭，他卻毫不猶豫地朗聲答道：“我沒聽懂。”他坦言，因爲年齡增長，聽力衰退，他並沒有聽懂田剛的一小時報告。
這位國際知名的數學大師竟然老老實實地承認自己“沒聽懂”，這和他一貫秉持的“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的誠實態度不無關係。

爲中國數學的發展定居南開   南開大學是70多年前陳省身進入大學學習的地方，在衛津河畔校園東南隅，有一幢淡黃色的二層建築“寧園”是大學在80年代中期專門爲他建造的。1972年9月，陳省身攜夫人鄭士寧、女兒陳璞回到離別24年的故園。他帶來 美國科學院、美國社會科學會、美國醫學會的信，希望和中國學術界建立聯繫， 促成科學家間的交流。他還在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作了《纖維空間和示性類》 的演講，爲正處於與世隔絕20多年的中國數學界帶來了一股清新氣息。

陳省身不顧高齡幾乎每年在大洋兩岸往來奔波，都要回國看一看，每次都要住上一段時間。以前每年他和夫人鄭士甯回中國，都住在寧園。他在詩中說的： 

“一生事業在疇人，
庚會髫齡訓育真。
萬里遠遊虧奉養，
幸常返國笑言親。”
1938年經楊武之夫婦促成，他與數學系教授鄭桐蓀的女兒、當時讀生物系的鄭士寧訂婚，1939年陳省身和鄭士寧結婚。善良的鄭士寧照料他的起居飲食，幫助他整理資料文件，創造一個溫馨、舒適的家庭環境，使他得以全心投入研究工作。在鄭士寧六十歲生日時，陳省身特地賦詩一首：
“三十六年共歡怒，無情光陰逼人來。
摩天蹈海豈素志，養兒育女賴汝才。
幸有文章慰晚景，愧遺井臼倍勞辛。
小山白首人生福，不覺壺中日月長。”
2000年1月12日，與他相濡以沫60年的鄭士寧因心臟發作去世。1月26日，陳省身接受了天津市公安局授予他在華永久居留的資格，從此離開美國建在山坡上從窗口往外可看到蔚藍色的舊金山灣和著名的金門大橋的房子，成爲把家安在天津的一位天津市民，寧園便成爲他永久的居所。
    “一個人一生中的時間是個常數，能集中精力做好一件事已屬不易。1943年，我在美國初識愛因斯坦，他當時是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常能見到他，他還約我到他家做客。他書架上的書並不太多，但有一本書很吸引我，是老子的《道德經》，德文譯本。西方有思想的科學家，大多喜歡老莊哲學，崇尚道法自然。他說他一般是不見外人、包括記者的，因爲他覺得時間總是不夠用，他需要寧靜。我給這小樓取名時，就想到了這層意思。”他是向往安靜，寧靜以至遠這意思。
    “我十歲離開老家浙江嘉興，到天津南開讀書，天津當是我的第二故鄉，後來僑居美國五十多年。現在回來了，這裏自然是我的第二個家。”
    “我最美好的年華在南開度過，她給我留下許多美好的回憶。”因此，他最終選擇在南開大學的寧園定居。“我已經老了，數學本是年輕人的事業，像我這個年齡還在前沿做數學的，在世界上是沒有的。我的想法很簡單，就是想在有生之年再爲中國做一些事情。”
      在南開大學寧園的小樓裏，陳省身先生的居室灑滿和煦的陽光。進寧園的大門，迎面便是四個金光閃閃的大字：“幾何之家“。門廳左側起居室的牆壁上，一幅巨大的陳省身的油畫，倚牆而立的書櫥裏、案頭上擺滿了中外科技、文史書籍。客廳牆上有一塊巨大的教學黑板，陳陳省身帶的討論班就在這個客廳上課。
他每天早晨6點鍾起床， 晚上10點鐘睡覺，其餘的時間是教學、科研、看書、寫作；他說：“我愛看書，什麽書都看，當然主要是數學書，但文學、 歷史、各方面的書我都看，很雜；中文的、外文的，一看上書 就什麽也顧不上了。”陳省身強調，搞數學研究，快活很重要。他本人愛讀閒書，是一個自得其樂的快活之人，當鑽研數學卡住的時候，就放下數學讀閒書，幾天後，啃不動的難題往往會豁然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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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看書的陳省身
“我的身體還好，只是腿站不起來了，學校爲我派了兩個看護，24小時服務。”行動由陪護人員推著輪椅。開朗豁達的他說："老人要隨心所欲，我愛吃，什麽都吃，也講究吃，我不提倡單吃素食、絕對淡食，老虎吃肉才會有勁兒嘛！" 陳省身還喜歡飲酒，白酒、葡萄酒他都喜歡喝，他說這對身體都有好處，"無非要注意點度就是了。"
近年來，中國許多高校的教授不再教基礎課了。原因是許多名教授傾向于只爲本業開設高年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專業課，輕視講授本科一、二年級的基礎課。二是在待遇上沒有體現對教授講授基礎課的鼓勵。
如今是已經91歲高齡耄耋老人陳省身爲南開大學和天津大學的本科生開微積分課程。
南開大學認識到培養、遴選、引進優秀年輕人才是建設高水準大學的迫切需要，也是學校建設、實現跨越式發展的重要途徑。2001年設立“伯樂獎”基金，表彰在此項工作中做出突出貢獻人員的卓越業績和高尚風格，給予獲獎者一次性獎金10萬元。首屆“伯樂獎”就頒發給陳省身和物理科學學院凝聚態物理學張光寅教授。
建立三所數學研究所 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陳省身重返中國，在上海建立了中央研究院的數學研究所(後遷南京)，此後兩三年中，他培養了一批青年拓撲學家。
      陳省身說：“戰後於一九四六年春返國，奉命組織中央研究院的數學研究所。數學所名義上由姜立夫先生任所長。但姜先生只在南京幾個月。從四六年到四八年，一切計劃，都是由我主持的。我的政策是「訓練新人」。我收羅大批新畢業的大學生，每周上十二小時的課，引他們入近代數學之堂奧。所中研究員有胡世楨、王憲鍾、李華宗等先生，助理員甚多，後來有特殊成就的，有吳文俊、楊忠道、陳國才、廖山濤、張素誠等。”
1949年他再去美國，先後在芝加哥大學與柏克萊加州大學任終身教授。34 歲即被世界數學界公認爲現代微分幾何的奠基人。1981年在柏克萊的以純粹數學爲主的數學科學研究所任第一任所長。1984年退休，但仍研究不綴，在伯克利大學舉辦各種討論班，並多次來華講學，創立“微分幾何與微分方程”討論會，指導各種學術活動，積極推動了中國數學研究的開展。又先後受聘爲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名譽教授。
   1985年創辦南開數學研究所，並任所長。爲推動天津的數學科學躋身世界領先地位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同年南開大學授予他名譽博士學位。南開數學所已培養出陳永川、龍以明、張偉平等數學才俊。楊振寧、吳文俊、丘成桐等中外著名數學家都曾造訪這裏。
爲了數學所的發展，陳省身大到辦所宗旨，小到圖書資料的充實，事必躬親說：“我把最後一番心血獻給祖國，我的最後事業也在祖國。我要爲祖國數學的發展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將自己的全部藏書一萬餘冊捐贈給數學所，又把1985年獲得的世界最高數學獎———沃爾夫獎的5萬美元獎金全部捐贈給南開。他說：“辦所的目的，就是要讓研究數學的人看到，到這裏來和到國外去是一樣的。現在數學所已經基本形成了這樣的氣候。”
     2001年4月，由陳省身提議組建的“南開大學天津大學劉徵應用數學中心”成立， 建立中國高校首個聯合研究院；5月份，兩校成立了本科教學合作辦學協作組，本科生實現互修學分，教學資源分享。新成立的聯合研究院將使兩校實現優勢互補、資源分享，並將與天津理工學院、師範大學等幾所高校聯合進行高水準的科學研究。
中國將在南開大學投資建設目前世界規模最大的現代化數學研究中心。該中心計劃於今年年內開工，2004年建成並投入使用。2002年國際數學家大會組委會成員、中國數學會副理事長、南開大學校長侯自新說，該研究中心的大樓總投資爲1.292億元人民幣，建築面積將達到20660平方米，全部採用國際化標準設計。目前，該中心的設計已經通過專家組的評審。在中國建設世界一流的現代化數學研究中心，是陳省身先生多年的願望。南開大學向教育部提交的關於建設南開數學研究中心的可行性研究報告獲得批准。2001年10月，國家計委委託中國國際工程諮詢公司對該專案進行評估。年逾九旬的陳省身先生親自參與了該中心設計方案的討論和論證，並提出了諸多建議和設想。
建成後的南開大學數學研究中心由中心主樓和學者公寓樓兩部分構成。中心主樓設計爲八層，內設學術報告廳、專家研究室、大型電腦房、電子圖書館、多功能廳等，並爲每一位專家學者配備了獨立的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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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數學該怎麽發展   “我渴望著中國 儘快地成爲數學大國，這就是我對新世紀的企盼。數學是很奇怪的，現在提倡科教興國，注重科學，其實，科學有了數學才能簡單化。科學要論證，做起實驗來很麻煩，既要資金又要設備，但變成數學就簡單了，用幾種算草，列幾個公式就能解決問題。要了解物質的原理，就需要數學，這就是我強調中國要在21世紀爭取成爲數學大國的道理。數學的發展促進了科學的簡單化。
我希望中國數學在某些 方面能夠生根，搞得特別好，具有自己的特色。這在歷史上也有先例。例如第二 次世界大戰以前波蘭就搞邏輯、點集拓撲。他們根據一些簡單公設推出許多結論，成就不小。另外如芬蘭，在複變函數論上取得成功，一直到現在。例如在擬共形 映照上的推廣一直在世界上領先。因爲他們做的工作，別的國家不做，他們就擁有該領域內世界上最強的人物，我還可以舉出更多的例子。
如何使中國數學在21世紀佔有若干方面的優勢。辦法說來很簡單，就是要培養人才，找有能力的人來做數學，找到優秀的年輕人在數學上獲得發展。具體一些講，就是要在國內辦夠世界水平的第一流的數學研究院。中國這麽大，不僅北京要有，別的地方也應該辦。
     中國科學的根子必須在中國。中國科學技術在本土上生根，然後才能長上去。可是要請有能力的人來做數學很不容易。
我從1984年開始組建南開數學所。開始想請有能力的人來工作就是了。可是由於種種原因，很難做到這一點。我們辦第一流的研究所就是要有第一流的數學家。有了第一流的數學家，房子破一點，設備差一點，書也找不到，研究所仍是第一流。不然的話，房子造得很漂亮，書很多，也有很貴的電腦，如果沒有人來做第一流的工作，又有什麽用處？我看到這種情形，就改變想法，努力訓練自己的年輕人，培養自己的數學家，送他們出國學習，到世界各地，請最好的數學家給予指導。
發展數學勢必要辦夠水平的研究院，怎樣才會夠水平呢？
    第一，應當開一些基本的先進課程。學生來了，要給他們基本訓練，就要爲他們開高水準的課。所謂的基本訓練有兩方面。一是培養推理能力，一個學生應該知道什麽是正確的推理，什麽是不正確的推理。你必須保證每步都正確。不能急於得結果就馬馬虎虎，最後一定出毛病。二是要知道一些數學，對整個數學有個判斷。從前是與分析有關的學科較重要，二十世紀以來是代數，後來是拓撲學等等。總之，好的研究中心應該能開這些基本課程。
    第二，我想必須要有好的學生。我們每年派去參加國際奧林匹克數學競賽的中學生都很不錯。雖然中學裏數學念得好將來不一定都研究數學，不過希望有一部分人搞數學，而且能有成就。我和在北京的一些數學競賽獲獎學生見面，談了話。我對他們說，搞數學的人將來會有大前途，十年、二十年之後，世界上一定會缺乏數學人才。現在的年輕人不願念數學，勢必造成人才短缺。學生不想念數學也難怪。因爲數學很難，又沒有把握。苦讀多年之後，往往離成爲數學家還很遠。同時，又有許多因素在爭奪數學家，例如電腦。做一個好的電腦軟體，需要很高的才能，很不容易。不過它與數學相比，需要的準備知識很少。搞數學的人不知要念多少書，好像一直念不完。這樣，有能力的人就轉到電腦領域去了。也有一些數學博士，畢業後到股票市場做生意。例如預測股票市場的變化，寫個電腦程式，以供決策。這樣做，雖然還是別人的雇員，並非自己當老闆，但這比大學教授的薪水高得多了。因此，數學人才的流失，是世界性的問題。
    相比之下，中國的情況反而較爲樂觀，因爲中國的人才多，流失一些還可以再培養。流失的人如真能賺錢，發財之後會回來幫助蓋數學樓。總之，我們應取一個態度：中國變成一個輸送數學家的工廠，希望出去的人能回來，如果不回來，建議我們仍然繼續送。中國有的是人才，送出去一部分在世界上發揮影響也是值得的。
    我們要做的事是花不多的錢，打好基礎，開出好的課。基礎搞得好了，至於出去的人回來不回來可以變得次要些。這是我的初步想法。比方說，參加國際奧林匹克數學競賽的人，數學都是很好的，如果他們進大學數學系，我建議立刻給獎學金。這點錢恐怕很有限，但效果很大，對別人也是一種鼓勵。中國的孩子比較聽家長、老師的話。孩子有數學才能，經過家長、老師一勸，他就念數學了。
    對好的數學系學生來說，到國外去只是時間問題。你只要在國內把數學做好，出國很容易。國內做得很好的話，到了國外不必做研究生，可以直接當教授。中國已有條件産生第一流的數學家，大家要有信心。
    培養學生我主張流動。19世紀的德國數學當然是世界第一。德國的大學生可以到任何大學去註冊。這學期在柏林聽魏爾斯特拉斯的課，下學期到格丁根聽施瓦茲的課，隨便流動。教授也可以流動。例如柏林大學已有普朗克、愛因斯坦，一個理論物理學家在柏林大學自然沒有發展的希望，就不妨到別的學校去創業。
    我希望中國的學生、教授都能流動。教授可以到別的學校去教課，教上半年。各個數學研究院的教授也能互相交換。” 

陳省身40年代在歐洲留學時就發現：“德國的情形是……它的中心不集中，哥廷根固然是一個數學中心，萊比錫、慕尼黑也是個中心，海德堡有很好的教授。所以全國也許有二、三個地方它的教授都是一流的，而且他們互相調來調去，海德堡的教授有出缺的話，它想法子到柏林、萊比錫去請那邊最傑出的人繼承這個位置，它是非常流動的組織。正是這種自由流動性使得德國的科學在十九世紀末年，甚至二十世紀初年在全世界取得很高的地位。”
陳省身在慶祝自然科學基金制設立十五周年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成立十周年的演講: “數學研究的最高標準是創造性：要達到前人未到的境界，要找著最深刻的關鍵。從另一點看，數學的範圍，是無垠的。我願借此機會介紹一下科學出版社從俄文翻譯的《數學百科全書》，全書五大卷，每卷約千頁。中國能出版這樣的巨著，即是翻譯，也是一項可喜的在就。這是一部十分完備的百科全書，值得讚揚的。   對著如此的學問大海，入門必須領導，便需要權威性的學校和研究所。數學是活的，不斷有傑出的貢獻，令人讚賞佩服。但一個國家，比較可以集中某些方面，不必完全趕時髦。當年芬蘭的複變函數論，波蘭的純粹數學，都是專精一門而有成就的例子。   中國應該發展實力較強的方面。但由百科全書的例子，可看出中國的數學是全面的。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
     中國的財富在“人民”。中國的數學政策，除了鼓勵尖端的研究以外，應該用來提高一般的數學水平。我有兩個建議：(1)設立數學講座，待遇從優，其資格可能是對數學發展有重大貢獻的人；(2)設立新的數學中心，似乎成都，西安，廣州都是可能的地點。中心應有相當的經費，部分可由地方負擔，或私人籌措。近年因爲國家開放，年輕人都想經商賺錢，當然國家社會需要這樣的人。但是做科學的樂趣是一般不能理解的。在科學上做了基本的貢獻，有歷史的意義。我想對於許多人，這是一項了不得的成就。在崗位上專心學問，提攜後進，“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應該是十分愉快的事情。”
數學是個個人的學問，經費的問題不太嚴重，比其他的學科容易發展。目前，中國數學擁有十分有利的環境，或許短時間內在數學研究的總體水平上難以實現全面超越，但肯定會在一些重要領域取得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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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省身回答記者 (于小平攝)
記者：那您覺得中國的數學應該怎樣發展？ 
陳省身：其實答案非常簡單，就是培養人才，找有能力的人來做數學，找優秀的年輕人到數學上發展，具體來說就是要在國內開辦領先世界水平的第一流的數學研究院。我們中國科學的根必須要紮在中國，只有在本土上生根，才能在本土上開花。 

記者：發展數學勢必要辦夠水平的研究院，那您覺得怎樣的研究院才是夠水平的研究院呢？ 
陳省身：首先要開一些基本的先進課程。研究院辦起來了，學生也招進來了，接著便要給他們進行基本訓練，爲他們開高水準的課。一方面要培養他們的推理能力，讓他們知道什麽是正確的推理，什麽是不正確的推理。另一方面要讓他們對數學有感覺。那這樣的優秀學生從哪裏來呢？我覺得我們國家每年派去參加國際奧林匹克數學競賽的中學生都很不錯。雖然中學裏數學念得好將來不一定都研究數學，不過還是希望能有一部分人最終來研究數學，相信一定會有成就。
提攜後進爲本科生親自講授  陳省身已經有將近二十年的時間沒有爲柏克萊本科生講課了。2000年，南開大學成立了“劉徽數學應用中心”，陳省身教授擔任所長。有一次，陳先生聽到所裏的老師議論：目前數學學科中老教師逐漸退休，而年輕教師一方面銜接不上，另一方面普遍存在對於這門學科中最基礎的東西講不透的問題，因而許多本科生反映“數學太難學了”。於是陳先生提出由他本人親自來給本科生上課，並且要求聽課的學生學科門類廣些，同時也讓一些年輕教師聽課。
   聽課的學生不僅來自南開大學，還有天津大學、天津師範大學、天津商學院等天津18所高校的本科生。因爲要求聽課的學生太多，數學學院的老師們不得不臨時決定發票。但即使這樣也擋不住許多學生擠在門口，站著旁聽。
200多名本科生講授10個課時的數學課，不禁爲老先生對數學事業的獻身精神以及對青年一代的關愛所感動。第一節課，來自天津18所高校的學子便將教室擠得水洩不通。一位經過選拔才獲得聽課資格的學生激動地說，陳先生的課教給他認識問題的方法和指導性的啓示，讓他感覺到數學神奇的魅力。
     後來，他的基礎課大受兩校學生的歡迎。 “希望面廣泛一些，除了南開大學、天津大學的學生，全市有興趣的同學都可以來聽課。”陳省身爲這次課做了大量的準備，幻燈片以及講義都是他親自做的。這次來聽課的包括天津多家高校的學生甚至不少教師。陳省身說：“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我一生的幸運。尤其幸運的是這些好學生對我的要求和督促，使我對課材有了更深入的瞭解。”
陳教授在柏克萊大學教書時有一位學生名叫烏米尼，他大學畢業時，因考試成績不佳，申請加入數學研究所被拒。爲了取得他朝思暮想的研究生資格，就請陳教授幫幫忙。陳教授仔細考察了他的學業，覺得他成績雖然一般，但是有一定潛力，可以試試，極力鼓勵這位學生再申請一次，還爲他寫了推薦信，終讓他如願以償。
烏米尼讀了研究生後，情況有了很大的改變，接著又攻讀博士，並在七六年取得博士學位後進了一家電腦公司工作。烏米尼的業餘愛好是買彩票，在1995年1月他中了2200萬美元的大獎。爲了感謝陳教授當初推薦之恩，中樂透（lottery）獎的第二天，便打電話給柏克萊數學系，表示要捐出一百萬美元設立““陳省身講座”，而1996年3月柏克萊大學就用這百萬美元的利息每年請數學大師來校講課。
至今已有五位科學家獲得邀請，他們分別是當代世界級的數學家阿蒂亞、斯坦利、希萊布魯赫·塞爾、曼甯、和阿廷。這些數學家利用講座的資助在伯克利講學，發表自己對數學研究的進展，受到世界各國數學家的關注。
談到數學人才的培養，陳先生有獨特的見解，他認爲要“少做事”。陳先生說，我的原則上主張還是少做事，要看準了再做才能有效果，你不看準不僅難有效果，甚至於會有傷害。就像家長照顧孩子一樣，也許不去管他孩子倒會發展的很好。陳省身對後生的品德修養要求十分嚴格，他經常對南開學子講，要時刻注意自己的品德修養，要把做人放在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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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省身爲中國少年數學論壇題詞
21世紀的數學將走向何方？ 他說：“這是很難預測的。真正重要的突破總是以無法預料的方式改變了我們的世界。這也正是數學的魅力所在。”是啊，誰能想到400多年前的關於琴弦震動的一個數學方程，會導致今天電視機的誕生？“數學思想最終轉化到能應用於我們的生活，是需要時間的，過於功利的研究往往不會産生好的效果。不是給了經費支援，數學研究就一定會成功，要允許失敗，而且多半是失敗的。從總體上講，只要有足夠的財力支援，就可以吸引人才，在一定時間內，肯定會出成果的。”
    “我還想講個故事：有些人可能會想，數學家們一天到晚沒有事情可做， 無中生有，搞這些多面體有什麽意思？我認爲，現在化學裏的鈦化合物就跟正多 面體有關係。這就是說，經過2000年之後，正多面體居然會在化學裏有用，有些 數學家正在研究正多面體和分子結構間的關係。我們現在知道，生物學上的病毒 也具有正多面體的形狀。這表明，當年數學家的一種“空想”，經歷了這麽長的 時間之後，竟然是很“實用”的。”
談到國內的科普現狀，陳老認爲，中國的科普在世界上是做得最好的。有組織，有資金，有計劃，特別是政府對於科普事業的發展給予了極大的支援，這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一直關心科普創作的他，發現國內近幾年湧現出了一批優秀的科普作品。陳老透露，他自己也在計劃進行科普寫作，還準備把一些優秀的科普作品翻譯介紹到美國去。他說，我國現在數學的普及工作也受到高度重視，我國青少年在國際奧林匹克競賽中常常拿金牌、銀牌。那些競賽題常常令這位著名數學家也感到棘手，他認爲，我國的青少年數學培養有時過於注重技術性的訓練，在國際奧賽中取得好成績當然是好事，但還應該探索啓發學生進行。
     學東西最主要靠自己的努力，要有自動的能力。有些人念完書把課本一丟，最好從此不再碰它，那當然學不到什麽東西。把它學好，不能學一遍。 過去中國人都講“書讀百遍”嘛。我能把前前後後的問題都連起來，可以看出知識之間的關係。
我認爲治學主要依靠個人。要能夠自動，知道自己幹什麽，不斷增加自己的 能力。數學人才不是培養的，要靠自己。一定要上邊有人告訴你幹什麽，怎樣幹， 那你就幹不好。一個人要作好工作，除了本學科以外，還要了解一些別的東西，不能老師讓 你作什麽你才作，一定要自己知道作什麽、怎麽作，要創新。 
搞數學的人要繼續了解，要研究。研究不是這個樣子的：有一個題目，你作這個題目，我給你多少錢。最好的研究是作不出來的，根本不知道題目在哪裏， 不知道答案在哪裏，也不知道哪一天會解決。研究應該維持一個比較自由的空氣， 大家自由發展。數學是一個不定的階段，一直在發展就是了。
現在，我們中國的學生參加奧林匹克數學競賽，成績也非常突出。我希望這些學生中會有人肯念數學，這是很有前途的，也很有意思。年輕人中，我們能夠達到國際水平 的也相當多。丘成桐教授得過國際數學家大會的菲爾茲獎，蕭蔭堂、莫毅明、田 剛、項武義、李偉光等脫穎而出者，不可勝數。我希望中國能夠成爲數學大國。
不久前曾有人問我：您和您的學生丘成桐分別獲得了沃爾夫獎和菲爾茲獎，中國本土的數學家很多，卻從未獲得這兩項大獎，中國本土什麽時候也能培養出這樣獲大獎的數學家？ 
    我認爲，頭一個是工作的人要多，中國人的數學能力是不容懷疑的，中國的數學發展必須普遍化。第二個是要有风氣。例如，不要把數學家看成“怪人”。中國沒有出牛頓、高斯這樣偉大的數學家是社會的、經濟的現象。中國的大數學家，如劉徽、祖沖之、李冶等都生逢亂世。要提倡數學，必須給數學家適當的社會地位和待遇。
    選擇科目與方向是很難決定的，中間有很多是靠機會。我的建議是，要有廣博的知識，不要只念自己本身科目的東西，不管有無相關，都能儘量吸收，了解的範圍愈廣，做正確決定的可能性就愈增加。
    中國的中小學數學教育不低於歐美，願中國的青年和未來的數學家放大眼光，展開壯志，把中國建爲數學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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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下是台灣記者和陳省身的對談。
問：大陸和台灣學生的數學表現和國際比較如何？ 
　答：中國以往在這方面的紀錄很好，大陸中學生參加國際奧林匹亞競賽，多少年來都是第一。中國有很多人才，給機會，讓這些人才繼續做數學研究，就會有成績；台灣學生參加國際數學競賽的成績也不錯。 

　問：有人認為台灣以往的教育太專制、少創意，無法培育優秀人才，近年來積極推動教改，你認為如何？ 

　答：我是很保守的人，不要動最好；成績如果不錯，繼續下去就好。
　問：南開大學數學中心建造完成後，大陸未來的數學發展和科學發展是否更樂觀？大陸政府方面對數學教育的支援如何？ 

　答：國際間一向視數學是「基底」，為了更重視數學，我向江澤民寫信，大陸因此批了一筆錢，專門給南開大學發展數學。不過，支援了，結果是不是能長出好東西來，還不知道，就像種花，天天澆水也不一定開出花來，持續澆水，也許就開出很漂亮的花。 

　問：許多人認為現在的孩子吃不了苦，對基礎研究的發展似乎不利？ 

　答：請問你小時候吃過苦嗎？我九十歲了，我小時候也沒吃過什麼苦。現在的年輕孩子將來會如何發展，我們不知道。我的看法是，對年輕人的發展，我們少主張一些比較好。
一位淡泊名利的人    數學未被列入諾貝爾得獎專案“這是一片安靜的天地，也是一個平等的世界。整個說來，諾貝爾獎不來，我覺得是數學的幸事。”
他說：“早上醒來，我想的第一件事就是數學，我的生活就是數學。終生不倦的追求就是數學，數十年如一日，從沒有懈怠過，現在依然如此。”陳省身夫人也形容他”無時無處不在思索數學問題，也因此不知他何時何處在思索數學問題。”
女兒出生後，陳省身也不忘其心儀的「拓撲學」，取「撲」字的同音，爲女兒取名陳璞。陳璞幾個大月時隨家庭移民來美國，她不能讀中文，但因爲母親是北京人，而講得一口京片子。陳璞小時候是個天才，十幾歲時就從加州大學貝克萊分校物理系畢業，然後到聖地牙哥分校讀研究生，與在那裏讀物理系研究生二年級的朱經武相識而相愛，一年後朱經武畢業時兩人結婚，那時她才十九歲。當陳璞告訴父親與朱經武的關係時，數學家陳省身對寶貝女兒戀愛的事，免不了要多多打聽，他知道朱經武的導師與物理學家楊振寧很熟悉，就通過楊振寧去問朱經武的導師：“聽說你們那裏有個Paul Chu（朱經武的英文名），他人到底怎麽樣呀 ？”朱經武的導師答：“Paul is bright，May is brighter。”（“朱經武很聰明，陳璞更聰明。”May是陳璞的英文名。）
    後來陳省身請楊振寧當朱經武的博士論文導師。以後楊振寧還當了朱經武與陳璞的媒人。現在是香港科技大學校長的朱經武教授說：“我的岳父對我的工作影響很大，我覺得最大的有一點是他常常是一個淡泊明志的人，而且生活過得很平淡。他常常對金錢覺得不重要，而且對學問是真的熱衷在裏面。他常常對我說，做東西不應該鑽熱門，覺得應該把死的學問做活了。死的學問做活了，這是最有意義的事情。”
朱經武曾問岳父：“您成功的秘訣是什麽﹖”陳省身告訴他：模仿不能通向成功之路。一個人應該自始至終嚴於律己，了解自己的能力與弱點，不驕傲自滿，應以自己的興趣與天性開拓自己，而不單爲追求時髦做一些容易的事。因此一個人一旦發現了一件既新奇又有趣的事，就應當敢於接受並抓住不放——這些教誨讓朱經武終生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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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省身和楊振寧

陳省身曾多次說過：“名利要看得淡一點，人們只記得幾個菩薩，是記不得羅漢的!” 告誡大家，不要“虛名高漲，數學退步”。在美國，出了名的人一樣可以過清閒日子，而在中國，名人往往有很多應酬，精神消耗很大。陳省身告誡媒體，少去打擾年輕的數學家，讓他們有更多的時間從事研究。
根據獲得諾貝爾獎的納什傳記電影《美麗心靈》在中國掀起科學熱，納什是陳省身的朋友。“納什是我的好朋友，而他的太在意競爭過於爭強好勝，使他的身心吃了不少苦頭。”陳省身則希望減少競爭，對他人成就持欣賞態度。在他看來，數學做得好，或者是乒乓球打得好，都要看得淡一點。人要充滿愛心，寬容之心，不但自己要做得好，也要爲別人的成功而高興，這就是孔子所說的“仁義”之心。他說，從字形上的“二人”就能看出，古人十分重視人際關係，他希望通過這一概念爲高度競爭的現代科學注入人的因素，使數學這門學科更加健康有趣。
2002年9月22日是國際聾人節。陳省身先生捐資二萬元，在天津理工學院聾人工學院設立“陳省身獎學金”，以獎勵品學兼優的聾人大學生。
國際數學家聯盟(IMU)前主席路德維希·法德夫說:“你們種下了樹，並且讓它成長，在不久的將來便可以得到果實。我還可以斷言，在10到15年之後，中國在數學上的地位將比歐洲任何一個國家都重要。中國的數學家正在醞釀著從‘量變’到‘質變’的強大力量。”
“千兵易得，良將難求”這是亙古不變的真理。願中國的青年學習陳省身對數學事業的獻身精神，我們衷心祝福他身體健康，超過百歲，看到中國在新世紀成爲世界數學大國，[陳省身猜想]早日實現。
底下是他的一些著作， 讀者想系統了解他的經歷與工作梗概， 請看《陳省身文集》。
1．《微分幾何的若干論題》，美國普林斯頓高級研究院1951年油印本。
2．《微分流形》，美國芝加哥大學1953年油印本。
3．《複流形》，美國芝加哥大學1956年版；巴西雷西腓大學1959年版；俄譯本1961年版。
4．《整體幾何和分析的研究》(編輯)，美國數學協會1967年版。
5．《不具位勢原理的複流形》，凡·諾斯特蘭德1968年版；斯普林格出版社第二版。
6．《黎曼流形中的極小子流形》，美國堪薩斯大學1968年油印本。
7．《微分幾何講義》(合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出版。
8．《陳省身論文選集》(1—4卷)，斯普林格出版社1978年、1989年出版。
9．《整體微分幾何的研究》(編輯)，美國數學協會1988年版。
10. 《陳省身文選——傳記、通俗演講及其他》，科學出版社1989年出版。
11. 《陳省身文集》，張奠宙、王善平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6月出版彙集了陳省身的隨筆，演講及詩文等文字，收錄內容比以往任何一本文選都詳盡、準確。全書分“學算回首”、“師友之憶”、“綜論數壇”、“數學評介”、“詩文拾遺”、“歷史回聲”等六個部分，另附有陳省身年譜以及已發表的論文、著作目錄和幾十幅珍貴的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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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九十初度說數學》（陳省身）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九十初度說數學》雖然也包含了一些理論性質的東西，但主體是關於陳省身自己數學生涯的記述和若干學術工作心得，一個完全不懂數學的人讀來也會有所收穫。此書於2001年12月19日獲第二屆“《Newton—科學世界》杯科普圖書獎一等獎。
